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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沙
XIANG SHA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王爱召镇的新和村。

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常记得一跨进

正月，就能听到铿锵的锣鼓声从老远传

来，似千军万马阔步前行，一副虎狼之

势；又似天上众仙齐奏鼓乐，一阵天籁之

音……

是什么动静如此振奋人心？循声望

去———新和村的跑圈子秧歌扭得正欢。

你瞧，七八个彪悍的农家汉子打着

红帮牛皮鼓，拍着大小铜镲，敲着小铜

锣，敲打着正起劲；王永富领头的一群踢

鼓队（男）和肖五小领头的一群拉花队

（男扮女装在前，女生在后）踏着鼓点，个

个生龙活虎,活灵活现。已一把年纪的高

老虎、田骡、高三不信、高三兰、高银柱、

肖四小、王八十一等扮演的“老大爷”“老

大娘”们也不甘示弱，与年轻小伙姑娘相

媲美，摇着、扭着、跳着；伶俐可爱的小朋

友奔跳着，微笑着，长长的红丝绸带犹如

一条条蛟龙一样敏捷，一会朝前冲去，一

会拔地而起，一会从天忽降……

走近听，随着“咚咚锵、咚咚锵”的鼓

点你扭头看去，乐队的汉子们忘乎所以，

恨不得把那个红帮鼓敲碎，巴不得把那

大小铜镲拍烂，一心想把那小铜锣击个

窟窿……闭上眼睛，静心地听：时而粗犷

奔放，能使河流为之激扬动荡；时而稳步

柔美，能使无数人为之心醉；时而缓和细

腻，能使大地为之倾倒。

走近看，一群男女老少扭起来了。

排是排，行是行。一会儿排成“龙摆尾”；

一会儿好像“虎扬尾”；一会犹如“梅花

盛开”；一会胜似“白菜卷心”……红与

绿的扇子在“姑娘”们手中飞起来、转起

来，红与绿的丝绸带飘起来，观者不仅

是眼花缭乱，而且是眼神跟着扇子起

落，不知道最后的眼神落在何方。霸王

鞭在后生们手中挥起来舞起来，挥起

时，似乎要直穿云霄，舞起时，犹如飞轮

旋转。手、脚、头，全部是活的，真是眼光

不知道放在哪里好，看在哪里哪里都是

恰到好处的。

扮演“疯公子 ”的周耀明一声吼唱：

“锣鼓那一刹我上来哎，再把这秧歌往下

安排，下一个节目该咋演啊，两支旱船划

上来……”唱声刚落，两只花巧的旱船上

场了，像在水中一样，轻飘飘地游来游

去。坐在船舱里俊俏的姑娘唱道：“天下

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里几十几

条船……”这边声音一落，那边的艄公接

着唱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

道湾里九十九支船……”酸酸的唱曲惹

得人心里暖暖的，你瞧那些小孩子，架在

父亲或者爷爷的肩膀上，笑着，拍着手；

你看那些大人们，或蹲或站相互指点着、

议论着，一阵阵捧腹大笑……

忽然，两只威风凛凛的雄狮不知从

何方而出，摇着脑袋，摆着身子，张着血

盆大口，或平空后仰翻滚，或高台俯卧衔

球，或单狮绕圈，或双狮争戏，或扮鬼脸。

起势、奋起、迎宾、施礼、惊跃、酣睡、道

谢，将威武之狮的喜、怒、哀、乐之状舞得

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一时间，场内场外

一只只眼睛齐聚在威武的狮子身边，整

个场里悄声静气，凝结一般。一个转身，

狮子落地，场内场外齐声欢腾，掌声、喝

彩声震荡着天空，老太太的两颗门牙差

点飞落出来，歪着脖颈双手慌忙捂住。

一会儿，一条长龙从天而降一般。锣

鼓声起，龙首时低时昂，或腾，或闪，或

翻。犹如波浪一般连绵起伏，忽上忽下忽

高忽低。舞龙者卖力地挥舞，敏捷地穿

梭，迅速地奔跑，一会儿倾倒在西，一会

儿又倾倒在东，一会儿猛然飞速前进，一

会儿又腾飞高空。龙身甩动发出的啪啪

响声、腰间的铃声、鼓声、呼喊声与激烈

的掌声交织混合，响彻云霄。

随即，一系列小节目开演了。两个孩

子扮着“大头宝宝”，摇摇摆摆，可爱至

极；一头跑驴背上的姑娘时不时做个鬼

脸，让你笑弯腰；一首首酸曲、一出出小

戏、一个个滑稽小品……男女老少目不

暇接。特别是孙汝林扮演的“老板”，一举

一动，一颦一笑，让你看上多少遍也不相

信“她”是一个男的。有一年正月，新和村

跑圈子秧歌去伊克昭盟盟公署演出，演

出结束后有几个东胜人好奇地围着孙汝

林，左端详右端详看个没完，说甚也不相

信“她”是个男的，甚至要和秧歌队队长

打赌，直至卸了妆，秧歌队员们给解释了

大半天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一个时期以

来，“老板”的扮演者孙汝林简直成了“新

和秧歌”的代名词，“她”的表演节目自然

也就成了整场秧歌中的戏中戏、重头戏。

这就是新和村传承百年的跑圈子秧

歌。

我的家乡新和村属达拉特旗王爱召

镇管辖，这个村由喇嘛营子、店圪梁、船

营子、大树圪梁、老右湾、二偏营子几个

地方组成。在这个村有一支最早由店圪

梁的肖姓与喇嘛营子的高姓两大家族组

织创办的“跑圈子秧歌”，在达拉特一带

颇负盛名。据当地老年人说，“跑圈子秧

歌”在新和村传承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

历史了。

秧歌历史悠久，南宋周密在《武林旧

事》中介绍的民间舞队中就有“村田乐”

的记载，清代吴锡麟的《新年杂咏抄》中

明文记载了现存秧歌与宋代“村田乐”的

源流关系。秧歌是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

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

蹈的类称，不同地区有不同称谓和风格

样式。在民间，对秧歌的称谓分为两种：

踩跷表演的称为“高跷秧歌”，不踩跷表

演的称为“地秧歌”,就是直接在地面上

表演。

我就是新和人，我在六七岁的时候

就见到过一群花里胡哨的男女抹着红脸

蛋或白脸蛋，手持绸扇走进院里，在阵阵

锣鼓声中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二八小子

嘴里还念念有词道：“好过年，好过年，尝

尝你家油蛋蛋甜不甜……”也常常听到

大人们在说：“二八小子过大年，又吃好

的又挣钱”。幼时不解其意，直至大了以

后才知晓，原来是村里的“跑圈子秧歌”

走村串户拜年了，“二八小子”是秧歌队

伍里最活跃扮相最滑稽的一个丑角。

这些朦朦胧胧的记忆当然是“文革”

以前的事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村里

的“跑圈子秧歌”在“文革”期间受批判被

迫停办，道具被毁，艺人解散。直到改革

开放后的 1979 年，新和村的“跑圈子秧

歌”才“重打锣鼓重唱戏”，由高全孝任队

长重新组建起来。那年我 20 岁，我也参

与了村子里秧歌队的演出。

每年进了腊月门，位于喇嘛营子的

大队部大场院就响起了热烈欢快的锣鼓

声：“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这锣鼓点敲得全大队的地面都震了，敲

得全大队的老少爷们、大姑娘小媳妇们

心痒痒、脚痒痒的坐不住了。

新和村的“跑圈子秧歌”一般以踢鼓

队（男）和拉花队（多数为男扮女装，跟随

在后的也有女生）两队并列出场为主要

形态，舞队人数少则一二十人，多时达上

百人。踢鼓队领头的历代高手分别是高

老虎、高三不信、王永富、高文亮、高全

宝、高二娃、高三娃、高军、肖军等。出场

有鹞子翻身式、一马三箭式、童子拜佛

式、旋风腿式、凤凰三点头式等七八种，

式式均显示了刚健的一面。舞踢间，行进

线路和舞踢套路也各异。线路有踩“8”

字、滚边等。而且行进时的步履矫健、快

速，手臂要么是大鹏展翅翱翔状，要么是

侧身拉船状。还可加进一些放七叉、八叉

及扫堂腿等动作，民间称为“加旋儿”。

舞踢套路有大踢四门、里外罗成、八

角楼、拜天地、整衣等十多种。里外罗成

走的是滚边路线为一圆圈，体现天圆；踢

四门，体现地方；而八角楼寓意八卦。谢

瞭场时有金鸡独立式、小鬼 哨式、猴子望

月式等几种。整场舞姿雄健、泼辣、粗旷，

内容丰富、内涵神秘，承载着多种历史文

化元素。

踢鼓的道具通常是霸王鞭或刀、枪、

棍、棒等。扮相多数为武生、武旦、武丑。

音乐伴奏主要有“大小得胜令”“将军令”

等，能起到配合演员的武术动作、激励情

绪的作用。鼓击声、棒击声配合默契，如

战鼓催征，尽显阳刚，一派战斗气氛。

拉花队（女架子）领头的历代高手分

别是高三兰、高银柱、肖四小、肖五小、王

八十一、刘永祥、刘五十一等。关于拉花

的传说很多。一说拉花是在运输牡丹花

过程中形成的舞蹈，故称“拉花”；又说拉

花是在逃荒中形成的舞蹈，“拉花”即“拉

荒”的谐音；还说，拉花舞蹈中的女角色

叫“拉花”而取名拉花等等。后人认为，古

代女人多小脚，出走需男人搀扶，而女性

雅称“花”，这时形成的民间舞蹈称之“拉

花”。

拉花虽属秧歌范畴，但她又有显著

的自身特点。她以“抖肩”“翻腕”“扭臂”

“吸腿”“撇脚”等动作为主要舞蹈语汇，

形成刚柔并济、粗犷含蓄的独特艺术风

格。她舞姿健美、舒展大方、屈伸大度、抑

扬迅变，擅于表现悲壮、眷恋、爱情、行进

的情绪。

拉花队员一手持扇，一手持彩巾，舞

姿滑稽多趣、变化多端。有时还和观众斗

趣。拉花的步小而颤动，表演袅娜柔软。

在我的记忆中，拉花队中表演的最地道、

最出色的当属肖五小。

听上了年纪的人讲，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之前，达拉特一带办秧歌充满了敬

神、驱邪的色彩。这种“敬”和“驱”,不是

简单的羔羊式的虔诚和顺从，而是力求

站在和神同一高度或比魔更高的层面

上，力求达到人神互尊互敬并使魔惧怕

的程度。那个时候女性一般不参与扭秧

歌活动，秧歌队中没有女生，凡女的都是

男生扮的，即男扮女装，直至改革开放后

秧歌队伍中才有了女性演员。

扭秧歌这一活动形式，一般是在旺

火的照燃下（据说一切魔均惧火），利用

蹦高、踢飞脚这些雄健、泼辣的动作，再

加上擂鼓的震天威慑，去体现魔高一尺

人高一丈，显示出人的威武和雄健，以达

敬神、驱邪，力保一方平安的目的。

跑圈子秧歌既有集体舞，也有双人

舞、三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根据角色的

需要手持相应的手绢、伞、棒、鼓、霸王鞭

等道具，在锣鼓、大镲等打击乐器的伴奏

下尽情舞蹈。舞法、动作和风格各不相

同，有的威武雄浑，有的柔美俏丽，千姿

百态，美不胜收。

秧歌队进村的时候，往往离村子不

远时就笑语声声、锣鼓阵阵，强有力地敲

打开了，以示礼报信。乐队、演员，由慢到

快热烈欢舞，行“三进三出”礼，每番趋步

向前，双手托扇，躬身行礼，然后率队进

村。

进村之后先要“耍大场”，舞队进入

广场，以“慢走阵”舞圆场。把“疯公子”如

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秧歌队中，最前面

打头的是披着斗蓬，手拿大扇子的“疯公

子”。他是秧歌队的指挥，他手上的扇子

就是指挥棒，变换队形，扭什么样式都要

看他的手势、听他的口令。人们扮成历史

故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边舞边走，随着

鼓声节奏，变换各种队形，舞姿丰富多

彩，深受村民的欢迎。

“疯公子”是一个最难扮演的角色，

他不仅要有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还必

须能即兴编出合口押韵又讨人喜欢的词

儿。周耀明就是一位很出色的“疯公子”，

他身高个大，声音洪亮，当秧歌队围着他

开始跑圆场后，他披着斗蓬，手拿大扇

子，把怀里的长拂一甩，开唱道：“过罢大

年头一天，我给乡亲来拜年，这一班子秧

歌该怎唱，拉花的队伍来表演”。如在正

月十五的灯游会上会唱：“叫一声三官爷

你坐正，一班子秧歌来敬神，下段秧歌我

不唱，踢鼓的壮汉有精神……”然后他们

就开始正式表演，脚步轻快，肩膀端正，

手臂甩动，身子扭动，眼神入戏，光是一

个动作就能惹得周围掌声如潮。

“跑圈子秧歌”表演时基本上不受空

间的限制、条件的约束。活动时除了有

“大场子”“小场子”“过街场”等几种形式

外，在元宵节夜晚，秧歌队伍还自由地围

绕着“旺火堆”起舞，称“旋旺火”，意在驱

邪避灾，希求五谷丰登。此时围观的群众

一经有人推选便就地化妆，手舞足蹈地

进入队伍参加表演，被称为“闯台”。通过

这种舞蹈形式，还能依稀看到远古先民

们围篝火起舞，乞求神灵降吉祛邪的影

子。各乡村的人们还拥着秧歌队到各家

各户进入院落祝拜，主人在院中摆设香

烟、茶水、糖果等礼品恭敬相迎、热情招

待。秧歌队便在院中翩翩起舞、飘然展

拜，主人躬身答礼，谓“入户拜年”。元宵

节期间各乡镇有时还会聚集在旗府所在

地进行“对赛”“对耍”，场面更为壮观

……

据村里的老年人说，在我的家乡新

和村，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初，较为出色

的秧歌艺人有高老虎、田骡、高三兰、孙

汝林、肖四小、肖五小、高三不信、周耀

明、高银柱、王永富、王八十一、李生春、

高文亮、刘永祥、高全宝、高二娃、高三娃

等二三十人。

如今，新和村传统的“跑圈子秧歌”

不仅没有受到部分秧歌老艺人先后故去

的影响和影视、互联网及手机网络普及

的冲击，仍有年轻一代子继父业、祖业孙

承，出现了高军、肖军等一批新生力量。

更令人欣慰的是，经过 100 多年来的不

断发展、完善，它索性成了当地父老乡亲

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

此，这种有着鲜明地方色彩和浓郁生活

气息的传统歌舞，每逢春节和喜庆节日，

仍在城乡盛演不衰。

西北地区的风素以凛冽著称，而

在夏天，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风拂过

万千花海，卷挟着淡淡花香，用浪漫，

席卷了我一整个心房。

周末，我驱车前往了心弛已久的

百合园。之前，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注意

到了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村振兴

旅游基地。想起视频里多到快溢出屏

幕的百合花，我在车载音乐上播放了

一首《花海》，才觉得应景。

一路上，视野所见皆是绿色。是杨

树的翠绿，是庄稼的嫩绿，是小草的草

绿，也是花叶的碧绿。盼望着，盼望着，

百合园近了，花香也浓了。

当走到门口，我就被大片大片、热

情怒放的百合花震慑到了。蓝天白云

下是向远处无限延伸的花海，我就像

《桃花源记》中的那位渔人，在无意中

闯入人间仙境，带着几分过分喜悦的

痴傻，我向百合园深处走去。鹅黄色、

暖黄色、橙色、红色、深红色，百合花

的颜色随着我脚步的深入也在不断

渐变。各色的百合竞相绽放，你不让

我，我不让你。这满园的百合花一朵

是一朵的姿势：盛开的百合沐浴着阳

光随风摇曳，那娇柔的花瓣、优美的

形态，宛如高贵典雅的仙女———婀娜

多姿；那些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则羞

羞答答地低着头，仿佛是一位害羞的

少女，掩面而笑；小的野花遍地都是，

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

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风里带着些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

儿，还有百合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

空气里酝酿。

恰恰和桃花源一般，百合园也是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随处可见的

是举起手机、相机，试图留下百合美丽

身影的人们。在园子里的小径上，我看

到几位孩童支起画板，用无限的想象

将眼前的百合胜景表现在一张白纸

上。在百合旁拥簇着身穿盛装的少女

们，一时间，我竟分不清到底是花美，

还是少女们的笑靥更美。游人们的赞

叹声、感喟声不绝于耳，与笑声交织在

一起，漂浮在百合园的上空，久久未曾

消散。

人们感慨花的美丽，感慨造物主

的神奇，感慨一个清新宜人的景区居

然离自己这么近，更感慨这个震撼的

百合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得尽善

尽美。百合园的诞生离不开乡村振兴

战略的支撑，为了推动白泥井镇当地

的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政府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利

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来大力

发展旅游业。

我第一次被百合园吸引，是在某

个短视频平台上。当我刷到从空中俯

拍的百合园时，我在心中暗暗说道：

“我一定要去看看这片花海。”而不少

游客与我一样，都是与百合园的短视

频一见钟情，从而来实地观赏。所以这

也是达拉特旗本土旅游业与新媒体创

作结合成功的一个实例，借助新媒体，

不费口舌，不大张旗鼓，却极大地提高

了景区的知名度，为之后的乡村振兴

提供了新思路，以及可借鉴的经验。

当我离开百合园时，身上还有着

若有若无的花香，而留给我更多的是

一些启迪，关于乡村振兴，关于创业与

新媒体融合，关于温柔与浪漫。

通往化肥厂的路修好了。

是我最初脑子里柏油马路的样子。

宽展的马路，路两旁飘扬着国旗，

开着车，沿着这条路走了一遍又一遍，

脑子里关于儿时的回忆也一篇一篇地

闪过……

那时候，没有小区，人们都按片儿

论。化肥厂片儿，糖厂片儿，纸厂片儿

……每个片儿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

风格。社会上说，化肥厂片儿的人是最

砍的，没好人。呃……我就是化肥厂片

儿的，应该属于化肥厂片儿老住户了

吧，爷爷辈就在化肥厂工作，就住在这

里。

化肥厂片儿的老住户对这条路应

该都有极深的感情。它曾是达旗除了

两条主街外极少的可以称之为小油路

的马路，一度是繁荣的象征。那时化肥

厂效益好，周围地方的农民种田都得

从这里拉肥，于是无论春夏秋冬，这条

路上都排着拉肥的大汽车，从路口一

直排到化肥厂门口。效益好，工人富，

买卖就都找上门来，每到下班时，化肥

厂门口小转盘边排满了卖东西的毛驴

车、四轮车。父亲回忆，那时但凡来厂

子门口卖东西的，都会被工人们抢购

一空。

就是因为车太多，所以这条小路不

堪重负，变得坑坑洼洼。那时没有下水，

路两旁的住户将所有的生活用水都一

股脑儿倒在路上：洗碗水、拖地水、泔

水、甚至早上的尿盆。于是这条路呈现

出夏天到处是水坑，冬天到处是冰坡的

“盛况”。犹记得爷爷骑车接我回家时摔

倒过，父亲骑车送我上园儿时摔倒过，

自己摸黑放学赶路时摔倒过……但那

时的人似乎痛觉神经不灵敏，每每摔了

不会像现在哎呦一声，然后痛得久坐不

起。那时摔了，一声不吭，要赶紧站起，

为什么？赶时间啊，要在别人转头发现

是你摔倒之前赶紧站起来，然后装作若

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骑车赶路。

2005 年，我开始在达一中上学，这

条路成为了每天的必经之路，那时上学

早，放学晚，没有公交，没有路灯，更没

有什么车接送。几乎天天都是摸黑凭着

感觉在瞎走，走着走着绊一下，走着走

着滑一下，于是走一次骂一次，走一次

祈祷一次，什么时候能把这破路修一

修。大家说政府没钱，说化肥厂是万万

舍不得出钱维修的，说要等路修好下辈

子哇。没用了下辈子，却也是整整等了

15 年，等到早已搬家，早已拆迁，早已物

是人非，早已不再企盼它是否什么时候

会修好。但是今天，当我发现它变成宽

展的柏油马路后，心里着实是激动的。

我想，是因为深藏在心里的回忆吧……

人的记忆说来很怪，有时眼前的事

情忘得一干二净，而有时多年前的事却

一直在脑子里盘旋。离开化肥厂那里的

家已多年，大学时就已搬家，后来又嫁

人，辗转住了好多处房子。但即使现在

做梦，醒来后回忆，那个家，还是化肥厂

老家的样子，从未离开过……

这段时间和学生们学毕淑敏的《精

神的三间小屋》，我想，我精神的那间小

屋就是那座老屋，那条小路，那个片儿

区……

人活百年，文章或许可以活得再久

一点。

更长久的是愿力，心生心造，辗转

于轮回间。

阴张玉福

跑 圈 子 秧 歌

阴王星懿 阴边芳

风很浪漫，花很温柔


